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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这部论集中的文章，是我们“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三年多的研究成果。

自 2005 年 10 月至 2008 年 4 月之间，我们受命整理新疆吐鲁番文物局在过去十年中发掘和

征集的吐鲁番出土文献，其成果就是 2008 年 4 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两册《新获吐鲁番出土

文献》。 
 吐鲁番出土文献，内容庞杂，率多残片，号称难治。面对吐鲁番文物局方面的委托，我

一度有些犹豫，因为我虽然没有整理过吐鲁番出土文献，但我曾经做过翟林奈舍弃不做的斯

坦因所获敦煌文献残片的编目工作，知道要给出那些没有前后文、甚至只有半句残文的纸片

一个确切的名称，谈何容易；而如果我们只做研究，那我们完全可以选择保存比较完整、内

容比较丰富的文书或典籍加以探讨就行了，不必为一个、半个字去耗费精力。可是，做学问

的人总喜欢探索未知的领域，越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越富有挑战性。就我个人来讲，接

受这项整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的任务，更重要的意义是接受了一项人生的挑战，因为接受

这项任务时，我并不清楚我们要整理的文献都是什么样子的。受学者本能驱使，我立即放下

原本拟好的隋唐长安研究计划，全力以赴投入其中。 
 面对数百件内容庞杂的各类文献，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集体的力量是强大的。我们以

北京各学术单位的中青年学者为主，加上我和孟宪实指导的博士生、硕士生，成立了松散的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以“吐鲁番出土文献读书班”的形式每周六在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工作，不时也有一些外地进修教师和不属于整理小组的研究生参加读书

班的研读，一些外地的学者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用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参与整理工作。读

书班成员抱有集体主义的信念，在班上开诚布公，畅所欲言，校录、整理、研究文献时，有

分工，也有合作。我们整理小组的工作基地在北京，部分成员远在乌鲁木齐、广州、上海等

地，即使身处北京的，也不都在一处，而且，三年间有的成员出国深造（分别在美国的哈佛

大学、日本的京都大学、英国的剑桥和伦敦大学）。尽管我们是一个具有很大流动性的集体，

但我们的心始终因新获吐鲁番文献而联结在一起，有时为了填补一个字，我们也会通过电子

邮件等方式，争论得不可开交。 
 我们深知要给每件残片定年、定时、定性，仅仅从保存的文字上来推断是远远不够的，

只有参考传世史料、已出土的吐鲁番敦煌文献，以及相关的考古资料，加以深入细致的研究，

才能够接近理解那些残片的内涵。因此，我们在初步校录了写本上的文字后，即根据个人所

学的专业，分工进行相关文献的研究。这本论集所收录的文章，就是我们专门为了整理新出

文献而撰写的论文，因为文章都写在《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出版之前，所以包括了文章所

研究的文献的录文，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新获》秉承唐长孺先生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

的体例，不填补残片上没有的文字，所以我们这些研究论文中的录文，许多地方有对原件缺

失文字的推补，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优于《新获》的录文的。本论集结集的一个目的，也是集

中提供给读者这种增补后的文献录文。 
 虽然我们的论题由于文书的残破而被割裂成几个部分，但我们的单篇论文集合起来，构

成一个整体，集合成我们整理小组对于吐鲁番学研究的学术贡献：对于高昌郡时期的文献，

我们整理揭示了现存最早的纸本户籍文书；根据北凉的《冥讼文书》探讨了中古前期民众冥

界观念的发展；对于北凉时期高昌郡的郡县制度、文书制度以及计赀出丝、计口出丝的赋税

制度，都有了较前人更新的看法。由于张祖墓丰富文书的发现，我们基于这些文书，对阚氏

高昌时期的郡县城镇的建立与分布；对阚氏高昌的对外交往、赋役制度以及当时流传的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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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术数典籍及其来源进行了考察，力图填补了过去高昌史研究的空白。虽然相对来讲麴氏高

昌国的史料较少，或我们的研究尚不充分，但有关唐朝时期的各类公私文书，让我们对于从

中央到地方的政务运作、文书运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于府兵“番上”、客馆运营、勾徵

审计等唐朝制度有了更新的认识；我们还用新出文书填补了诸如哥逻禄部落破散、垂拱年间

西域形势、怛逻斯之战等西域史事的空白或为其增补了“历史的细节”；新出的日历文书不

仅有历法史的意义，也有助于唐令的复原；而我们从习字残纸上发现两首古诗，不仅提供了

隋代的佚诗，还具有整理吐鲁番文书方法论上的意义。当然在此我不可能面面俱到地罗列我

们研究的成果，但应当说我们回应了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给我们提出的挑战，做出了自己力

所能及的贡献。 

 当然，我们也有本身不可克服的局限，虽然我们虚心求学，也请资深的吐鲁番学专家为

我们把关，但由于学有不逮，错误之处难免，诚恳地希望方家予以指正。应当说明的是，文

章收入本书时，基本未作大的改订，只是增加了所用文书在《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的页

码，只有个别文章根据学者发表的书评和论文，略做改动或回应，不当之处，敬请赐教。 
                   
                                  2009 年 6 月 26 日 
 （载榮新江、李肖、孟憲實主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研究論集》，西域歷史語言研究

叢書，中國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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